
弟子的回忆：

“楼老师是一座高山，
我要用一辈子去攀登”

已经成为宁波市第一医院放射科名医的阮新忠，从1993年进院
起就追随着楼垂久，他自称是楼老师的“粉丝”。

“我这个年龄的人是不会追星的，楼老师就是我的偶像，他像是
一座高山，我要用一辈子去仰望、去攀登。”红着双眼，阮新忠回忆起
和楼老师一起工作的点点滴滴。

“我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每天早上，楼老师都带着我们一大帮
学生一起阅片。因为找他看病的人太多，阅片总是被人打断。我看
老师跑进跑出太辛苦了，一天晚上我悄悄做了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

‘楼老师正在阅片，会诊患者请在门外等候’。”阮新忠说，第二天一
早，楼垂久看到这个牌子，笑了笑，然后说了一番让他铭记一辈子的
话，“楼老师对我说，每个人生病，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看病，你要记住，
如果别人找你看片子，那就是对你的信任。”阮新忠默默收起了纸牌
子，把老师的话一直记在心里。

“楼老师从不发脾气，对患者是这样，对我们这些学生也很少批
评。”阮新忠说，遇到学生有误读片子的情况，楼老师从不当面指责，
而是通过发问的方式，让学生发现自己错在哪里。

作为“粉丝”的阮新忠，还听楼老讲述了不少早年从医的故事。
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楼垂久身背30毫安的X线机去企业，在没
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给工人拍片做身体检查；上世纪70年代，楼垂
久开创性地设立了半自动化隔室透视屏蔽防护装置，解决了过去做
检查时医生和患者要在同一个房间里长期接触大量射线的问题，省
城医院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楼老师是一位大家，也是一位绅士。80多岁时，他还自己坐公
交车来医院上班，我们在公交车上遇到，他穿戴得干干净净，不坐座
位，站得笔直……”回忆起自己的恩师，阮新忠几度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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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回忆：

“父母的爱情让我们深深感动”
没有那么多山盟海誓、甜言蜜语，老一辈人的爱情看似平淡如

水，实则让人动容。
楼垂久的妻子也是市第一医院的医生，在口腔科。两人一起工

作在临床一线，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共同养育了3个儿女。
妻子58岁那年突发疾病，在医院昏迷、抢救了40多天，后来诊断

是病毒性脑炎。醒过来以后，身体大不如前，人一阵子清醒、一阵子
迷糊，一直卧病在床，大小便都需要人帮助。

妻子住院的时候，楼垂久白天上班，晚上到病床前陪护，一边看
英文书，一边陪着妻子。两年前，市第一医院为楼老拍摄、制作资料
片时，曾经问起这一段经历。对着镜头，楼垂久老人说得很平淡：“我
知道她生病很痛苦，作为家人，我要尽量减少她的痛苦，所以我一直
陪伴她，在床边陪了18年，直到她去世。”

“陪伴18年，直到她去世！”普普通通一句话，字字值千金。
“我们总说爸爸是最好的丈夫，妈妈生病，他陪了18年。妈妈吃

喝拉撒都在床上，他一点也不嫌弃，18年来甚至没有和妈妈分床睡
过。”楼垂久的大女儿楼敏娜今年60多岁，她说，父母的爱情让做儿
女的深深感动，“妈妈卧病的时候，时而犯糊涂，三餐不定时，爸爸回
来如果知道妈妈有一餐没有吃过，就会非常着急，会赶紧出去买各种
妈妈爱吃的东西回来，把这一餐补上。”

阅片无数，楼垂久老人留下不少传奇。
几十年前，宁波有位市领导的X线片

子被上海、北京的专家都诊断为肺癌，楼
垂久提出不同见解，建议先进行抗炎治
疗。家属坚持去外地大医院做手术，在手
术前复查时却发现肺部包块缩小，果然不
是肿瘤，而是炎性包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位外地大
学生提着 X 线片子找到楼垂久家里。
这名大学生出生在农村，家庭贫困，好
不容易考上大学，却因体检时发现肺结
核被学校要求休学。他慕名从外地赶来
找楼垂久看片子，不巧当天楼医生没在
医院上班，他又追到了楼医生的家里。
楼垂久拿起片子一看，马上提笔写下诊
断报告，说这名大学生的病是陈旧性
的，不会传染，可以放心回学校读书。
这名大学生带着诊断书开心地离开，并
顺利重返校园。

楼垂久家中客厅的一角一直保留着
一个工作区，这里最早有一个阅片器，后
来是有互联网技术支持的电脑，可以让楼
老随时进行线上影像诊断与会诊。

1999年退休后，楼垂久在临床一线
又坚持工作了十几年。78岁的时候，遇
到SARS，他不顾自己高龄，积极参加会
诊、阅片，一起为抢救病患出谋划策；80
多岁时，他一周三天在医院工作，自己
坐公交车往返；快90岁的时候，医院考
虑到他来往不方便，在他家里开通了网

络阅片系统，他坚持在线上会诊直到90
岁。

楼老的学习精神，更是鼓舞着后辈。
“楼老师退休后，医院才买了CT，磁共振
就更晚了，但他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英文
水平也高，每天自学。”楼垂久的弟子阮新
忠回忆，楼老常常不耻下问，有不懂的，就
向自己的徒子徒孙学习，时刻更新自己的
知识。多层螺旋CT刚推出不久，楼老就
从外文文献中学习到高分辨CT检查用于
早期肺癌诊断的优势，并在科室和市里相
关年会上作专题讲座，他的讲座内容比国
内同类文献早了近1年。

今年大年初一，一场急性大面积心梗
让楼老住进了医院，他才不得不离开自己
心爱的放射医学岗位。这以后的70多
天，老人一直在病床上和病魔作斗争，曾
三次住进ICU病房。

在ICU每天下午3点的探视时间里，
楼老和家人见面的第一句话，总是夸赞医
护人员细心、护工阿姨耐心，惦记着护工阿
姨的工资给了没有。临走前半个月，医院
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
上追问：“我托人代缴的党费收到了吗？”

临终前，老人拉着女儿的手叮嘱：“我
走了，一定不要给医院提任何条件，我已
经不能再为医院做些什么了！”

4月17日上午，94岁的楼垂久老人驾
鹤西去。从此，人间少了一位放射医学的元
老，天堂里多了一位让人缅怀的医者大家。

有人这样形容楼垂久的60多年从医
之路：他不在家，就在医院；不在医院，就
在去医院的路上。

楼垂久和同为市第一医院医生的妻
子养育了3个子女。“从我记事起，家里总
是患者不断，吃饭时、睡觉时，总有患者提
着片子找上门来。”楼垂久的小女儿楼伊
娜回忆，有患者找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
对方是什么身份，父亲都一视同仁，“放下
碗筷，或是从床上爬起来，他拿起片子认
真看。”

从事放射科工作，长期接触射线，对
身体会有损害。但楼伊娜说，每年的放射
假，父亲从来没有休过。为患者治疗，他
也从不顾及自己的安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卫生条件不好，
蛔虫患者较多。胆道蛔虫症的患者常常
痛得满地打滚，被送进医院急诊，要做外
科手术才能解决问题。

看着患者痛苦的样子，楼垂久思索如

何利用自己的专业帮助患者解决痛苦。
他通过钡餐透射，找到患者的蛔虫所在，
在影像机上甚至能看到露在十二指肠部
分的虫尾左右摇动。楼垂久在X线透视
引导下，通过对蛔虫尾部摇动的地方反复
按摩，把蛔虫从患者的胆总管里“拖”出
来。

这样的操作像隔山打牛，难度之大可
想而知。为了让患者免受手术之苦，楼垂
久不放弃，有时候要在X线透视下努力一
两个小时。

由于长期暴露在大剂量X射线下，
1967年，42岁的楼垂久就患上了放射性
白内障。受射线影响，他的血小板低于正
常人长达几十年。但他仍然坚守在放射
科的工作岗位上。

因为贡献突出，楼垂久多次被评为省
市先进工作者。1959年，他受邀出席全
国医药卫生系统革命经验交流大会，受到
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为帮患者驱出胆道里的蛔虫
他经常暴露在射线里长达一两个小时

他78岁还参与抗击SARS
90岁还在家里远程看片会诊

新闻延伸

网友的缅怀：

“他是医师楷模，一代宗师”
4月17日晚，宁波市第一医院官方微信发布了楼垂久老人去世

的消息。惊闻噩耗，楼老的同行、同事和患者们无不感到悲痛。老人
一生育人无数，弟子门生遍及省内外。他们纷纷在微信留言，缅怀老
人的高风亮节。

学生：缅怀宁波放射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一代宗师楼垂久
老师。楼老医术精湛、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待人真诚、风度翩然，其
门下弟子的名字如雷贯耳，遍及宁波各县市区，是宁波放射学界的第
一位大师，也是唯一的一位大师。楼老一生为宁波放射学事业鞠躬
尽瘁，是我们所有放射人学习的楷模。

范震：和科室战友一起送了前辈最后一程，弥留之际仍儒雅依
旧，因隔代原因一直没有机会向前辈当面讨教，但在平时工作中关于
影像方面的问题向前辈的徒弟们讨教时，常惊叹于老师们扎实的理
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影像经验，徒弟技艺尚如此精妙，可知宗师学识
的广博，虽未经前辈当面传道，仍能感受到前辈治学严谨之风骨！

“宋”：楼老先生一路走好！我们会想念您的！您的为人、您的医
术、您的医心、您的医德，我们一直会怀念与记忆！

于弢：斯人已逝，风骨犹存！一院百年历史长河中的先贤！楼老
一路走好！ 首席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鲁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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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垂久早年工作照。


